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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國 S-U-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培養自我省思能
力，從中發展應對人生問題的行事法
則，建立積極自我調適與不斷精進的
完善品格。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國 S-U-A2 
透過統整文本的意義和規律，培養深
度思辨及系統思維的能力，體會文化
底蘊，進而感知人生的困境，積極面
對挑戰，以有效處理及解決人生的各
種問題。

死生亦大矣
黃春明〈死去活來〉

以「生/死」創造戲劇性
的張力，讀來笑中帶淚，
在淚眼中我們要思考的是
嚴肅的生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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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走不可的路
死亡無所不在，無法閃躲。

面對死亡時形成了許多似
是而非的觀念。

失去了理解死亡、把握生
命的契機。

關於壽終正寢
不是病。醫院說，老樹敗根，沒
辦法。他們知道，特別是鄉下老
人，不希望在外頭過往。沒時間
了，還是快回家。就這樣，送她
來的救護車，又替老人家帶半口
氣送回山上。

黃春明〈死去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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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壽終正寢
我們到的時候，那些插到你身體
的管子和儀器已經都拔掉了。僅
留你左邊鼻孔拉出的一條管子，
與一隻虛妄的兩公升保特瓶連結，
名義上說，留著一口氣，回到家
裡了。

劉梓潔〈父後七日〉

思考
面對死亡，我們可以做什
麼?

如果這是生命的最後一天，
你最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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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人權與民主法治 人 U3  認識我國重
要的人權立法及其
意義，理解保障人
權之政原理與原則。

議題融入_人權教育

病人有權利知道病情
 「醫生，拜託不要告訴我爸他得了肺癌，他會受不了，
你跟他說是肺炎、住院治療幾天就會好。」

 「醫生，我媽年紀大了，太複雜的事她聽不懂啦，你
跟我說就好。」

 隱瞞病情是長久以來的「文化」，醫護人員也只能配
合家屬「演戲」。「如果病人不知道自己已接近生命
盡頭，怎麼安排身後事？怎麼決定關鍵的醫療處置
（如要不要插管）？怎麼完成心願，並跟家人道別？」

2018/12/01 ·作者 / 張靜慧 ·出處 / 康健雜誌第2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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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主權利法

https://parc.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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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8536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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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醫療決定、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意願資訊系統

「生命的最後一題，沒有標準答案。」

「無效醫療」及「生死權」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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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主法》維護生命「自主權」

點燃生命之海

救？不救？
第一階段

車禍病危，昏迷指數三，左手粉碎性骨折，皮膚
組織殘破到無法修補，大量出血。須截肢。

第二階段

腦內蜘蛛網狀出血，左胸口第3、第4和第5根肋骨
骨折，肋骨斷裂引發氣胸現象，脾臟破裂大量內
出血，出血不止。需切除脾臟。

第三階段

病患有多年高血壓病史，2年前發生心肌梗塞後，
長期服用阿斯匹靈，一度造成凝血功能不佳，現
在心臟功能停止。需使用葉克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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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角色扮演

請3到4人為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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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教學實作 文本 

死去活來/黃春明 

高中三民版國文、高職東大版國文 

  不是病。醫院說，老樹敗根，沒辦法。他們知道，特別是鄉下老人，不希望

在外頭過往。沒時間了，還是快回家。就這樣，送她來的救護車，又替老人家帶

半口氣送回山上。 

  八十九歲的粉娘，在陽世的謝家，年歲算她最長，輩分也最高。她在家彌留

了一天一夜，好像在等著親人回來，並沒像醫院斷的那麼快。家人雖然沒有全數

到齊，大大小小四十八個人從各地趕回來了。這對他們來說，算難得。好多人已

經好幾年連大年大節，也都有理由不回來山上拜祖先了。這次，有的是順便回來

看看自己將要擁有的那一片山地。另外，國外的一時回不來，越洋電話也都連絡

了。 

  準備好的一堆麻衫孝服，上面還有好幾件醒眼的紅顏色。做祖了，四代人也

可算做五代，是喜喪。難怪氣氛有些不像，儘管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么兒炎坤，和

嫁出去的六個女兒是顯得悲傷，但是都被多數人稀釋掉了。令人感到不那麼陰氣。

大家難得碰面，他們聚在外頭的樟樹下聊天，年輕的走到竹圍外看風景拍照。炎

坤裡裡外外跑來跑去，拿東拿西招待遠地回來的家人。他又回屋裡探探老母親。

這一次，他撩開簾布，嚇了一跳，粉娘向他叫肚子餓。大家驚奇的回到屋子裡圍

著過來看粉娘。 

  粉娘要人扶她坐起來。她看到子子孫孫這麼多人聚在身旁，心裡好高興。她

忙問大家：「呷飽未？」大家一聽，感到意外的笑起來。大家當然高興，不過還

是有那麼一點覺得莫名的好笑。 

  么兒當場考她認人。「我，我是誰？」 

  「你呃，你愚坤誰不知道。」大家都哄堂大笑。他們繼續考她。能叫出名字

或是說出輩分關係時，馬上就贏得掌聲和笑聲。但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儘管旁人

提示她，說不上來就是說不上。有的曾孫輩被推到前面，見了粉娘就哭起來用國

語說：「我要回家。我不要在這裡。」粉娘說：「伊在說什麼？我怎麼聽不懂。」

總而言之，她怪自己生太多，怪自己老了，記性不好。 

  當天開車的開車，搭鎮上最後一班列車的，還有帶著小孩子被山上蚊蟲叮咬

的抱怨，他們全走了。昨天，那一隻為了盡職的老狗，對一批一批湧到的，又喧

譁的陌生人提出警告猛吠，而嚇哭了幾個小孩的結果，幾次都挨了主人的棍子。

誰知道他們是主人的至親？牠遠遠的躲到竹叢中，直到聞不出家裡有異樣的時候，

牠搖著尾巴回到家裡來了。腦子裡還是錯亂未平，牠抬眼注意主人。主人看著牠，

好像忘了昨天的事。主人把電視關了。山上的竹圍人家，又與世隔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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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清晨，天還未光，才要光。粉娘身體雖然虛弱，需要扶籬扶壁幫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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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可是神明公媽的香都燒好了。她坐在廳頭的籐椅上，為她沒有力氣到廚房泡

茶供神，感到有些遺憾。想到昨天的事；是不是昨天？她不敢確定，不過她確信，

家人大大小小曾經都回到山上來。她心裡還在興奮，至少她是確確實實地做了這

樣的一場夢吧。她想。 

  炎坤在臥房看不到老母親，一跨進大廳，著實地著了一驚。「姨仔！」他叫

了一聲湊近她。 

  「你快到灶腳泡茶。神明公媽的香我都燒好了，就是欠清茶。我告訴神明公

媽說，全家大小都回來了，請神明公媽保庇他們平安賺大錢，小孩子快快長大念

大學。」 

  炎坤墊著板凳，把插在兩隻香爐插得歪斜的香扶直，一邊說：「姨仔，你不

要再爬高爬低了，香讓我來燒就好了。」他看看八仙桌、紅閣桌，很難相信虛弱

的老母親，竟然能搆到香爐插香。 

  「我跟神明公媽說了，說全家大小統統回來了。…」 

  「你剛剛說過了。」 

  「喔！」粉娘記不起來了。 

  炎坤去泡茶。粉娘兩隻手平放在籐椅的扶手上，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露出

咪咪的笑臉，望著觀音佛祖、媽祖婆、土地公群像的掛圖。她望著此刻跟她生命

一樣的紅點香火，在昏暗的廳堂，慢慢地引暈著小火光，釋放檀香的香氣充滿屋

內，接著隨裊裊的煙縷飄向屋外，和濛濛亮的天光渾然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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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粉娘又不省人事，急急地被送到醫院。醫院對上一次

的迴光能拖這麼久，表示意外神奇。不過這一次醫院又說，還是快點回去，恐怕

時間來不及在家裡過世。 

  粉娘又彌留在廳頭。隨救護車來的醫師按她的脈搏，聽聽她的心跳，用手電

筒看她的瞳孔。他說：「快了。」 

  炎坤請人到么女的高中學校，用機車把她接回來，要她打電話連絡親戚。大

部分的親戚都要求跟炎坤直接通話。 

  「會不會和上一次一樣？」 

  「我做兒子的當然希望和上一次一樣，但是這一次醫生也說了，我也看了，

大概天不從人願吧。」炎坤說。對方言語支吾，炎坤又說：「你是內孫，父親又

不在，你一定要回來。上次你們回來，老人家高興得天天唸著。」 

  幾乎每一個要求跟炎坤通話的，都是類似這樣的對答。而對方想表示即時回

去有困難，又不好直說。結果，六個也算老女人的女兒輩都回來了，在世的三個

兒子也回來，孫子輩的內孫外孫，沒回來的較多，曾孫都被拿來當年幼，又被他

們的母親拿來當著需要照顧他們的理由，全都沒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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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隔了一天一夜，經過炎坤確認老母親已經沒脈搏和心跳之後，請道士來做

功德。但是鑼鼓才要響起，道士發現粉娘的白布有半截滑到地上，屍體竟然側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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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炎坤來看。粉娘看到炎坤又叫肚子餓。他們趕快把拜死人的腳尾水、碗公、

盛沙的香爐，還有冥紙、背後的道士壇統統都撤掉。在樟樹下聊天的親戚，少了

也有十九人，他們回到屋裡圍著看粉娘。被扶坐起來的粉娘，緩慢地掃視了一圈，

她從大家的臉上讀到一些疑問。她向大家歉意地說：「真歹勢，又讓你們白跑一

趟。我真的去了。去到那裡，碰到你們的查甫祖，他說這個月是鬼月，歹月，你

來幹什麼？」粉娘為了要證實她去過陰府，她又說：「我也碰到阿蕊婆，她說她

屋漏得厲害，所以小孫子一生出來怎麼不會不兔脣？…」圍著她看的家人，都露

出更疑惑的眼神。這使粉娘焦急了起來。她以發誓似的口吻說： 

  「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最後的一句「下一次」幾乎聽

不見。她說了之後，尷尬地在臉上掠過一絲疲憊的笑容就不再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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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教學實作 延伸閱讀 

父後七日 / 劉梓潔 

第二屆(2006年) 林榮三文學獎 散文獎首獎 

今嘛你的身軀攏總好了，無傷無痕，無病無煞，親像少年時欲去打拚。 

葬儀社的土公仔虔敬地，對你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這是第一日。 

我們到的時候，那些插到你身體的管子和儀器已經都拔掉了。僅留你左邊

鼻孔拉出的一條管子，與一隻虛妄的兩公升保特瓶連結，名義上說，留著一口氣，

回到家裡了。 

那是你以前最愛講的一個冷笑話，不是嗎？ 

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要分辨一下啊，有一種是有醫∼有醫∼，那就要趕快讓

路；如果是無醫∼無醫∼，那就不用讓了。一干親戚朋友被你逗得哈哈大笑的時

候，往往只有我敢挑戰你：如果是無醫，幹嘛還要坐救護車？ 

要送回家啊！ 

你說。 

所以，我們與你一起坐上救護車，回家。 

名義上說，子女有送你最後一程了。 

上車後，救護車司機平板的聲音問：小姐你家是拜佛祖還是信耶穌的？我

會意不過來，司機更直白一點：你家有沒有拿香拜拜啦？我僵硬點頭。司機倏地

把一張卡帶翻面推進音響，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

佛。 

那另一面是什麼？難道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知道我人

生最最荒謬的一趟旅程已經啟動。 

（無醫∼無醫∼） 

我忍不住，好想把我看到的告訴你。男護士正規律地一張一縮壓著保特瓶，

你的偽呼吸。相對於前面六天你受的各種複雜又專業的治療，這一最後步驟的名

稱，可能顯得平易近人許多。 

這叫做，最後一口氣。 

到家。荒謬之旅的導遊旗子交棒給葬儀社、土公仔、道士，以及左鄰右舍。

（有人斥責，怎不趕快說，爸我們到家了。我們說，爸我們到家了。） 

男護士取出工具，抬手看錶，來！大家對一下時喔，17點 35分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能說什麼？ 

好。我們說好。我們竟然說好。 

虛無到底了，我以為最後一口氣只是用透氣膠帶黏個樣子。沒想到拉出好

長好長的管子，還得畫破身體抽出來，男護士對你說，大哥忍一下喔，幫你縫一

下。最後一道傷口，在左邊喉頭下方。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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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傷無痕。） 

我無畏地注視那條管子，它的末端曾經直通你的肺。我看見它，纏滿濃黃

濁綠的痰。 

（無病無煞。） 

跪落！葬儀社的土公仔說。 

我們跪落，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你了。你穿西裝打領帶戴白手套與官帽。

（其實好帥，稍晚蹲在你腳邊燒腳尾錢時我忍不住跟我妹說。） 

腳尾錢，入殮之前不能斷，我們試驗了各種排列方式，有了心得，折成 L

形，搭成橋狀，最能延燒。我們也很有效率地訂出守夜三班制，我妹，十二點到

兩點，我哥兩點到四點。我，四點到天亮。 

鄉紳耆老組成的擇日小組，說：第三日入殮，第七日火化。 

半夜，葬儀社部隊送來冰庫，壓縮機隆隆作響，跳電好幾次。每跳一次我

心臟就緊一次。 

半夜，前來弔唁的親友紛紛離去。你的菸友，阿彬叔叔，點了一根菸，插

在你照片前面的香爐裡，然後自己點了一根菸，默默抽完。兩管幽微的紅光，在

檀香裊裊中明滅。好久沒跟你爸抽菸了，反正你爸無禁無忌，阿彬叔叔說。是啊，

我看著白色菸蒂無禁無忌矗立在香灰之中，心想，那正是你希望的。 

● 

第二日。我的第一件工作，校稿。 

葬儀社部隊送來快速雷射複印的訃聞。我校對你的生卒年月日，校對你的

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的名字你的族繁不及備載。 

我們這些名字被打在同一版面的天兵天將，倉促成軍，要布鞋沒布鞋，要

長褲沒長褲，要黑衣服沒黑衣服。（例如我就穿著在家習慣穿的短褲拖鞋，校稿。）

來往親友好有意見，有人說，要不要團體訂購黑色運動服？怎麼了？這樣比較有

家族向心力嗎？ 

如果是你，你一定說，不用啦。你一向穿圓領衫或白背心，有次回家卻看

到你大熱天穿長袖襯衫，忍不住虧你，怎麼老了才變得稱頭？你捲起袖子，手臂

上埋了兩條管子。一條把血送出去，一條把血輸回來。 

開始洗腎了。你說。 

第二件工作，指板。迎棺。乞水。土公仔交代，迎棺去時不能哭，回來要

哭。這些照劇本上演的片場指令，未來幾日不斷出現，我知道好多事不是我能決

定的了，就連，哭與不哭。總有人在旁邊說，今嘛毋駛哭，或者，今嘛卡緊哭。

我和我妹常面面相覷，滿臉疑惑，今嘛，是欲哭還是不哭？（唉個兩聲哭個意思

就好啦，旁邊又有人這麼說。） 

有時候我才刷牙洗臉完，或者放下飯碗，聽到擊鼓奏樂，道士的麥克風發

出尖銳的咿呀一聲，查某囝來哭！如導演喊 action！我這臨時演員便手忙腳亂

披上白麻布甘頭，直奔向前，連爬帶跪。 

神奇的是，果然每一次我都哭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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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清晨五點半，入殮。葬儀社部隊帶來好幾落衛生紙，打開，以不

計成本之姿一疊一疊厚厚地鋪在棺材裡面。土公仔說，快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

卡好睏哦。我們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睏哦。（吸屍水的吧？我們都想到了

這個常識但是沒有人敢說出來。） 

子孫富貴大發財哦。有哦。子孫代代出狀元哦。有哦。子孫代代做大官哦。

有哦。唸過了這些，終於來到，最後一面。 

我看見你的最後一面，是什麼時候？如果是你能吃能說能笑，那應該是倒

數一個月，爺爺生日的聚餐。那麼，你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無從追考了。 

如果是你還有生命跡象，但是無法自行呼吸，那應該是倒數一日。在加護

病房，你插了管，已經不能說話；你意識模糊，睜眼都很困難；你的兩隻手被套

在廉價隔熱墊手套裡，兩隻花色還不一樣，綁在病床邊欄上。 

攏無留一句話啦！你的護喪妻，我媽，最最看不開的一件事，一說就要氣

到哭。 

你有生之年最後一句話，由加護病房的護士記錄下來。插管前，你跟護士

說，小姐不要給我喝牛奶哦，我急著出門身上沒帶錢。你的妹妹說好心疼，到了

最後都還這麼客氣這麼節儉。 

你的弟弟說，大哥是在虧護士啦。 

● 

第四日到第六日。誦經如上課，每五十分鍾，休息十分鍾，早上 7 點到晚

上 6點。這些拿香起起跪跪的動作，都沒有以下工作來得累。 

首先是告別式場的照片，葬儀社陳設組說，現在大家都喜歡生活化，挑一

張你爸的生活照吧。我與我哥挑了一張，你翹著二郎腿，怡然自得貌，大圖輸出。

一放，有人說那天好多你的長輩要來，太不莊重。於是，我們用繪圖軟體把腿修

掉，再放上去。又有人說，眼睛笑得瞇瞇，不正式，應該要炯炯有神。怎麼辦？

我們找到你的身份證照，裁下頭，貼過去，終算皆大歡喜。（大家圍著我哥的筆

記型電腦，直嘖嘖稱奇：今嘛電腦蓋厲害。） 

接著是整趟旅程的最高潮。親友送來當做門面的一層樓高的兩柱罐頭塔。

每柱由九百罐舒跑維他露 P與阿薩姆奶茶砌成，既是門面，就該高聳矗立在豔陽

下。結果曬到爆，黏膩汁液流滿地，綠頭蒼蠅率隊佔領。有人說，不行這樣爆下

去，趕快推進雨棚裡，遂令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來，搬柱子。

每移一步，就砸下來幾罐，終於移到大家護頭逃命。 

尚有一項艱難至極的工作，名曰公關。你龐大的姑姑阿姨團，動不動冷不

防撲進來一個，呼天搶地，不撩撥起你的反服母及護喪妻的情緒不罷休。每個都

要又拉又勸，最終將她們撫慰完成一律納編到折蓮花組。 

神奇的是，一摸到那黃色的糙紙，果然她們就變得好平靜。 

三班制輪班的最後一夜。我妹當班。我哥與我躺在躺了好多天的草蓆上。

（孝男孝女不能睡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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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哥，我終於體會到一句成語了。以前都聽人家說，累嘎欲靠北，原

來靠北真的是這麼累的事。 

我哥抱著肚子邊笑邊滾，不敢出聲，笑了好久好久，他才停住，說：幹，

你真的很靠北。 

● 

第七日。送葬隊伍啟動。 

我只知道，你這一天會回來。不管三拜九叩、立委致詞、家祭公祭、扶棺

護柩，（棺木抬出來，葬儀社部隊發給你爸一根棍子，要敲打棺木，斥你不孝。

我看見你的老爸爸往天空比畫一下，丟掉棍子，大慟。）一有機會，我就張目尋

找。 

你在哪裡？我不禁要問。 

你是我多天下來張著黑傘護衛的亡靈亡魂？（長女負責撐傘。）還是現在

一直在告別式場盤旋的那隻紋白蝶？或是根本就只是躺在棺材裡正一點一點腐

爛屍水正一滴一滴滲入衛生紙滲入木板？ 

火化場，宛如各路天兵天將大會師。領了號碼牌，領了便當，便是等待。

我們看著其他荒謬兵團，將他們親人的遺體和棺木送入焚化爐，然後高分貝狂喊：

火來啊，緊走！火來啊，緊走！ 

我們的道士說，那樣是不對的，那只會使你爸更慌亂更害怕。等一下要說：

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我們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 

第八日。我們非常努力地把屋子恢復原狀，甚至風習中說要移位的床，我

們都只是抽掉涼蓆換上床包。 

有人提議說，去你最愛去的那家牛排簡餐狂吃肉（我們已經七天沒吃肉）。

有人提議去唱好樂迪。但最終，我們買了一份《蘋果日報》與一份《壹週刊》。

各臥一角沙發，翻看了一日，邊看邊討論哪裡好吃好玩好腥羶。 

我們打算更輕盈一點，便合資簽起六合彩。08。16。17。35。41。 

農曆 8月 16日，17點 35分，你斷氣。41，是送到火化場時，你排隊的號

碼。 

（那一日有整整 80具在排。） 

開獎了，17、35 中了，你斷氣的時間。賭資六百元（你的反服父、護喪妻、

胞妹、孝男、兩個孝女共計六人每人出一百），彩金共計四千五百多元，平分。

組頭阿叔當天就把錢用紅包袋裝好送來了。他說，台號特別號是 53 咧。大家拍

大腿懊悔，怎沒想到要簽？可能，潛意識裡，53，對我們還是太難接受的數字，

我們太不願意再記起，你走的時候，只是 53歲。 

我帶著我的那一份彩金，從此脫隊，回到我自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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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希望它更輕更輕。不只輕盈最好是輕浮。輕浮到我和幾個好久不

見的大學死黨終於在搖滾樂震天價響的酒吧相遇我就著半昏茫的酒意把頭靠在

他們其中一人的肩膀上往外吐出菸圈順便好像只是想到什麼的告訴他們。 

欸，忘了跟你們說，我爸掛了。 

他們之中可能有幾個人來過家裡玩，吃過你買回來的小吃名產。所以會有

人彈起來又驚訝又心疼地跟我說你怎麼都不說我們都不知道？ 

我會告訴他們，沒關係，我也經常忘記。 

是的。我經常忘記。 

於是它又經常不知不覺地變得很重。重到父後某月某日，我坐在香港飛往

東京的班機上，看著空服員推著免稅菸酒走過，下意識提醒自己，回到台灣入境

前記得給你買一條黃長壽。 

這個半秒鍾的念頭，讓我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直到繫緊安全帶的燈亮起，

直到機長室廣播響起，傳出的聲音，彷彿是你。 

你說：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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